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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群琛 王戬

首饰中看宋韵辽风

走进11展厅，看到的
第一件文物是一口绿釉陶

瓮，瓮高 45 厘米，口径 25.3 厘
米，底径 14.5 厘米。为什么金银

器展中看到的第一件文物是陶器？
展览策展人、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杜

永梅介绍，1986年，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县城
东10公里的高陌乡大北城村曹姓村民在农田

劳作时发现了这只陶瓮，从中发现了四百余件金、银、
琥珀、玉、水晶等器物，不管是数量、品类、质地、纹样都十分

罕见。“这次的发现属于窖藏，考古学中把因为战乱等原因，放入
容器内并匆忙埋藏的文物称为窖藏。除了文物，考古人员没有发现

文字资料，无法确定这批珍贵的金银器所属何人，但肯定是地位显赫
的人，而且这些器物都是其所有者生前使用的物品，而非冥器。”

陶瓮身后，一幅《丹枫呦鹿图》制成的背板映入眼帘，据记载，《丹枫呦
鹿图》应为辽代画家绘制于北宋初年。整幅画作描绘了群鹿漫步于深秋树

林中的场景，时值深秋，树林中的叶子部分略微变黄，有的已经深红似火。杜
永梅介绍，《丹枫呦鹿图》是当时辽代地区自然风光的真实写照，而且这幅画作

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由辽兴宗进献给宋朝的，也说明了当时宋辽两国在文化等
领域存在频繁交流的现象。

河北易县，因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被人们熟知，但在宋辽并立期间，这里也是
双方经济、文化的交融之地。杜永梅带记者来到一张元代的契丹地理图前，可以看
出当时的易县，以及周边的蓟（今天津市）、燕京（今北京市）均地处宋辽两国交界。
杜永梅说，《澶渊之盟》让宋辽两国维持了118年的和平，其间两国不仅互相派遣使
者，而且边境地带的交往也十分密切。“宋辽会在边境地区设置多处榷场，这是货物
交易的地方。可以看出，即便是宋辽对峙时期，两国的文化交流不仅没有断绝，相
反非常频繁。”

了解了上述基础，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展品背后的文化。说到金银器，自然

离不开首饰，本次展览中首饰也占了大部分。展柜
中的满池娇纹金梳十分精美，所谓“满池娇”指的是
宋代的绘画、工艺品的题材，它描述了池塘中的风
景，常见造型有荷叶、鸳鸯等。而眼前这把金梳的
梳背上打制了满池娇三重图案，正中的梳脊上刻有
鱼子纹地上缠枝莲纹，以及童子化生等形象；上下
两侧梳背的图案依旧是鱼子纹地上缠枝莲纹，同时
刻有鸳鸯、慈姑叶等纹样。杜永梅说：“‘满池娇’作
为宋代的特色出现在辽代的文物上，进一步说明了
当时两国文化交流之密切；同时辽代工匠还在‘满
池娇’基础上，加上了辽代独有的‘春水’纹样，让这
件金梳成为宋辽文化交融的见证。”除了欣赏梳背
上的“满池娇”，您别忘了看看梳背与梳齿连接处的
纹路，杜永梅说该文物的梳背和梳齿极有可能是分
别制造然后拼接而成。“这些纹路是工匠拼接时留
下的敲击纹，但现在已成为器物上很好的装饰，说
明当时制作加工金银器的手工艺已经十分成熟。”

继续向展厅深处走会发现，辽代不仅与同时期
的宋朝存在文化交流和互鉴，还会学习唐朝的文
化。展柜里摆放着六对耳环，其中一对金穿玉摩竭
戏珠耳环更是精品。摩竭指印度神话中的巨型海
兽，形象融合了鳄鱼、大象、孔雀等特征，在佛教中
象征强大的力量。而摩竭纹自印度传入中国后，逐
渐演化成龙首鱼身或带翼造型，象征驱邪护法。而
眼前的这对金穿玉摩竭戏珠耳环，制作者便用玉石
制作出摩竭形象，十分精致。杜永梅介绍，内蒙古、
辽宁等多地均考古发现辽代摩竭纹耳环，说明辽人
是十分崇拜唐朝文化的。

展览的第二部分酒器单元中，注碗、盘盂、酒盏等，尽显辽地特色，“首饰蕴宋
韵，酒器显辽风”可以说是宋辽文化交流最直接的物证。酒器，用宋人的话说可以
称作“馔器”，亦即筵席用器。宋代时期，金银酒器已普遍用于各类酒器的制备，而
辽代更多为豪门贵族所用。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套银执壶与温碗组成的温酒器具。执壶长颈、折肩，盖
钮做成一个二重台，顶端盖钮上方的小狮子造型灵动，下方与壶柄相连，表面细腻
的纹饰着连珠纹、龙牙蕙草。因其外形与内蒙古多伦小王力沟萧贵妃墓出土的银釦

青瓷注子相同，可以感受到明显的辽代风格。银温碗是花口设计，口沿、圈足用鎏金
技艺錾刻龙牙蕙草，与同出的银盏、银执壶形制呼应，这些花纹部分鎏金的器物，又被

称作“金花银器”。酒器单元的最后，是一面摆满八十五件银碟的展柜，这些银碟均为
花口素面平底，底部刻有铭文，顺序皆为计重在先记名为后。这些银碟历经数百年岁

月，如今在灯光的映照下依旧熠熠生辉，底部的铭文也依然清晰可辨。
货币单元中，一批大北城窖藏出土的银铤、金叶亮相，其上刻铭、墨书承载的财富价

值与历史信息意义重大。银铤共18块，均为50两官铤，其中一件银铤上的铭文虽斑驳，
却依稀能辨认出“进奉夏祭银”等字样，这是第一次证实了文献记载中的宋代夏祭制度。
银铤铭文最晚年代为北宋末年，为研究北宋晚期货币体系提供了大量实物标本。

细心的观众发现，进出展厅时脚下的地面印着金色的“脚印”，它们的原型便是货币
单元中的金叶。这些金叶子上写有“税讫”二字，即已经纳税，成为可以流通的商品。杜
永梅介绍，在史书记载中，当大钱或铜钱贬值时，会有许多人兑换金叶以求保值。

古代的男人有多爱美？那就不得不提到本次展出由詫（音同茶）尾、带銙、带箍、腰带
扣组成的带具单元了。带具单元所展出的一组精美的鎏金银质束带组件，鎏金银詫尾与

十八件方形、桃形鎏金银带銙集精湛工艺与时代
审美为一体。其中方形鎏金银带銙上雕刻的菩萨
姿态各异，却排列规整有序，恰似仪仗队伍行进；
其周围环绕着灵芝云以及犀角、象牙、金锭、银铤、
宝珠、古禄钱等杂宝。鎏金银腰带扣上錾刻了一
朵弯折的牡丹，在与扣针相对的侧边，錾有一溜龙
牙蕙草，周边则装饰着毬路纹。扣舌所抵的外侧
长边框，两边皆饰有毬路纹，两侧短边框则錾刻着
牡丹瓣纹。

杜永梅介绍，先秦以来的中国古代腰带，主要
有丝织物制成的大带和皮革制成的革带两种。革
带除束腰外，更重要的用途是系挂佩件。需要借
助带钩、带扣辅助系合，还需在带身上安装若干称
为銙的构件方便佩挂。詫尾是带具的收尾构件，
用以保护革带末端，同时兼具美化带具整体的作
用。因初唐以后，詫尾均向下顺插，所以图案多成
垂竖之形。宋辽革带以不同的材质、样式、装饰展
示其工艺与审美，以其多种材质的叠加和繁复的
制作工序来加大制造成本，附加审美元素，因而承
担了实用之外的更多功能和意义，成为身份、地位
的象征，在交往中得到宋辽双方的青睐。

古代男子也爱美

有些文物依旧神秘

本次展览展出的240余件（套）文物都出自展览入口处的绿釉陶瓮，杜永梅将这些文物分
成了首饰、酒具、带扣、货币等类别，而在展览的最后她还单独列了一个杂项。“杂项中的文物
尚不明白用途，有的只能靠猜测，但是这些文物无一例外都十分精美。”杜永梅说。

其中一个展柜中摆放着一顶镂空五佛金冠，这是杂项中体积最小的文物，参观者需要利
用展柜中安装的放大镜才能欣赏文物的各处细节。金冠顶部有五个波曲，且均由中间向两
侧渐降。金冠正中间是一尊带火焰背光的莲花坐佛，两边各有两尊相同佛像分列上下。该
文物留白处刻有镂空制作的卷草流云，而在冠口两侧，各缀有一朵银质流云及其他挂饰。杜
永梅介绍，这件文物可能是佛像或是菩萨像的头冠。

一旁摆放的金覆盂形器的用途也在研究之中。只见三道连珠纹将器身图案隔出三层；
顶部为蟠龙隐起，戏珠于云间；中间是一圈缠枝牡丹；底部为一圈龙牙蕙草，器物的空白处錾
刻鱼子纹。类似这样的文物还有很多，每一件都刻满了花纹，有的文物两侧留有穿孔应该是
作为饰品使用。杜永梅介绍，虽然这些文物的真正用途尚不明确，但是它们无一例外展现了

当时工匠高超的水平，以及当时文化的繁荣。
通过上述文物可以发现，宋辽两国并立

时，民族交往一直在进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
断绝。榷场中往来的商旅、两国交聘的使臣
都成为这一时期的亲历者。宋人张芸叟曾
奉命出使辽国，夜宿幽州馆驿，亲眼见到辽
人将苏轼的《老人行》一诗题写在墙壁上。
当时的范阳书肆还刻印有苏轼的诗作数十
篇，称之为《大苏记》。可见苏轼的诗情才
气，同样为幽州地区的辽人所看重，就像当
时的一句谚语所讲：“谁传佳句到幽都？逢着
胡儿问大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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